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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

XINYUE MA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GDP中心）中国与全球发展倡议（Global China Initia-
tive）推出了一个新的交互式数据库，追踪中国在电力部门的海外投资。根据GDP中心项目汇
总的数据，中国海外电力（CGP）交互式数据库追踪、展示了中国从事全球业务的两大政策
性银行及对外直接投资（FDI）融资的发电厂的发电装机容量、能源类型、位置，以及预估碳
排放量等信息。

根据CGP数据库，2000至2018年中国公司及政策性银行在海外83个国家投资了777家发电厂，
总发电装机容量达186.5吉瓦。其中106.2吉瓦已上线运行，其余计划未来上线运行。

以发电装机容量计算，中国投资的海外发电厂中有40%是燃煤发电厂，27%为水力发电厂，
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厂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11%。CGP数据库显示，当前中国投资的化石燃料
发电厂每年约排放3.14亿吨二氧化碳，约占除中国外全球电力部门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5%
。假设到2030年所有建设中及计划中的化石燃料发电厂全部上线运行，每年还将增加2.11亿
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假设到2030年这些发电厂都不退役，其中化石燃料发电厂2018年起累
计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到59亿吨。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特别报告，这将消耗将海
外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概率为66%）的全球碳排放预算的1.3%（Rogelj等，2018年）
。Li、Ma和Gallagher（2020）列出了生成这些数据的方法，并讨论了有关如何使用数据库的
常见问题。这份简短的政策摘要概述了数据中揭示的迄今为止的主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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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的范围

中国海外电力数据库涵盖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或政策性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
出口银行）在海外投资和/或融资的发电厂项目信息。需要指明的是，数据库不含中国商业银
行或投资基金的投资。

图1 中国海外电力数据库的范围

与这些数据相关的其他学术论文估算了中国对海外发电厂的投资规模，而中国海外电力数据
库仅侧重发电厂的发电装机容量，因为准确估算全部投资仍然比较困难。

在海外电力部门的中国投资者中，国有和私营企业都是积极的参与者。我们记录了参与海外
电力部门海外投资的63家中国公司，其中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会有一些对外直接投资以贷
款融资，另一些则不使用贷款。还有一些项目采用股权投资与中国或其他来源的债务融资结
合的形式。我们的数据库包含中国投资者的所有权超过10%的项目。在可获得所有权信息的
项目中，中国投资者的平均所有权比例约79%。 

2. 中国海外发电投资与融资的特点

根据我们的数据库，中国公司和银行在海外83个国家投资了777家发电厂，总发电装机容量
达186.5吉瓦。其中，106.2吉瓦的发电装机容量已上线运行，接近除中国外全球总发电装
机容量的2%（国际能源署，2019年a）。另有80.3吉瓦的发电装机容量尚未建成或仍在计划
中，按各国政府已承诺的政策计算，约占到2030年需增加的发电装机容量的1%（同上，2019
年）。

按发电装机容量计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政策性银行支持的项目相当。但按项目数量计
算，81%的项目由对外直接投资支持，23%的项目获得中国政策性银行的债务投资，其中4%
的项目同时得到对外直接投资和中国政策性银行的支持。这表明，政策性银行投资的单个项
目的平均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对外直接投资（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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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投资和融资海外发电厂的交易类型

来源：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

图3显示了电站的投产年份。如图所示，自2008年起，越来越多中国投资的发电厂上线运
行，2017年达到顶峰；尽管目前增速放缓，但每年仍有新的电站投产。由于数据库中除并购
项目使用了交易年份，其他电站上线运行的年份并不反映交易时间，且大部分绿地投资仍在
规划当中，因此大部分绿地项目的投产年份显示为待定。尽管2016年以来并购交易增速放
缓，但政策性银行融资的项目和绿地投资项目仍在稳步上线运行。

图3历年中国投资和融资海外发电厂的交易类型

来源：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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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4中可以看出，按发电装机容量计算，目前由中国投资的正在运行的发电厂中，绝大部
分由政策性银行融资（45%）或由中国投资者并购（42%），19%为绿地投资，6%同时涉及政
策性银行融资和对外直接绿地投资（图4-1）。但按发电厂数量计算，仅21%由中国投资的正
在运行的发电厂由政策性银行融资，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占比大得多（图4-2），这是由于政
策性银行支持的项目的规模通常超过对外直接投资。此外，按发电装机容量计算，正在建设
和规划中的绿地投资项目几乎是目前正在运行的项目的三倍，且平均而言，其规模将超过已
经上线运行的项目，但相较政策性银行融资的尚未开始投产的项目，规模仍然较小。

图4 中国投资和融资海外发电厂的交易类型：运行中的和建设/计划中的发电厂

来源：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

由中国投资和融资的海外发电厂的能源来源方面，按发电装机容量计算，40%为燃煤发
电，27%为水力发电，其他可再生能源仅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11%。按项目数量计算，风力发
电、水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项目分别占项目总数的29%、25%和17%（图5）。由于可再生能
源项目的规模通常较煤炭和天然气项目小得多，因此这一反差不足为奇。

图5 中国投资和融资的海外发电厂的能源来源分布

来源：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

如图6所示，过去十年间，可再生能源的年装机容量不断增加，其中许多项目仍在开发或规
划当中。但在运行中和规划中的项目中，化石燃料项目都仍占很大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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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历年中国投资和融资的海外发电厂的能源类型

来源：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

如图7所示，在中国投资和融资的海外发电项目中，中国政策性银行贡献了73%的煤电装机容
量，以及近一半的水电发电装机容量。而对燃气电厂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中国海外
投资绝大部分为对外直接投资。

图7中国海外发电投资各交易类型的燃料类型分布

来源：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

在能源来源方面，中国投资在不同地区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模式，通常与这些地区的天然能
源优势相符1。煤炭发电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南亚（40%）、南亚（31%）和非洲（16%）。这
些地区也获得了大量水电投资2，但拉美获得的水电投资最多（41%）。拉美还是获得其他可

1 不同一次能源的地域分布见世界能源理事会，2016年，2016年全球能源来源。世界能源理事会，英国伦
敦。https://www.worldenergy.org/assets/images/imported/2016/10/World-Energy-Resources-Full-report-2016.10.03.pdf 
2 东南亚26%，非洲21%，南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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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投资最多的地区，规模较小的项目数量也最多（图8-1）。相比之下，中东仅有少数
以煤炭、太阳能和石油为能源的大型发电厂。中国在欧洲和中亚、大洋洲、北美和东亚的投
资更多集中于天然气和其他非水电可再生能源项目，在这些地区的装机容量也相对较小（图
8-2）。

图8 中国投资和融资的不同能源发电的区域分布

来源：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

化石燃料发电厂给各地区带来了不同程度的二氧化碳排放负担，影响了各国实现《巴黎协
定》下国家自主贡献的能力，并加剧了全球气候变化。根据我们的粗略估计3，目前中国在海
外参与投资或融资的化石燃料发电厂每年约排放3.14亿吨二氧化碳（图9），约占除中国外全
球电力部门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5％（国际能源署，2019年a）。假设所有建设中或规划中
的化石燃料项目到2030年全部上线运行，每年还将增加2.11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图9）。

目前正在运行的发电厂中，中国政策性银行参与融资的海外项目每年约排放2.11亿吨二氧化
碳，建设中或规划中的项目还将产生更多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时，尽管目前正在运行的发电
厂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支持的（无政策性银行参与）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了化石燃
料，但仍有大量建设中或规划中的化石燃料发电项目收到了中国企业的投资（图9）。 

3 见中国海外电力数据库的研究方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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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中国投资和融资的海外发电厂的预估年二氧化碳排放量

来源：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

在83个在电力部门获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政策性银行融资的国家中，前15大投资接收国占
中国投资的总发电装机容量的77%，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占中国投资的全部海外发电厂
的82%（表1）。

表1按发电装机容量计获中国投资和融资的前十五大国家

接收国 发电装机容量（吉瓦） 预估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百万吨）

巴西 23.5 23.5

巴基斯坦 20.3 20.3

印度尼西亚 16.1 16.1

越南 13.2 13.2

南非 11.2 11.2

英国 10.1 10.1

印度 8.3 8.3

缅甸 6.2 6.2

马来西亚 6.1 6.1

澳大利亚 6.0 6.0

孟加拉国 5.5 5.5

老挝 5.0 5.0

尼日利亚 4.8 4.8

阿联酋 3.6 3.6

墨西哥 3.2 3.2

占中国海外参与投融资电站的百分比 77% 82%

来源：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



8 www.bu.edu/gdp
GCI@GDPCenter
Pardee School of Global Studies/Boston University

巴西和英国是前十五大接收国中少数几个中国投资的发电厂排放强度较低的国家，原因是这
两个国家获得的投资绝大部分投入了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中国在老挝的投资全部为水能，因
此排放量很低（以“-”标注）4。相比之下，中国在印度、南非、越南、阿联酋等国家投资
的发电厂排放强度非常高，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化石燃料发电厂占很大比重。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国家获得的投资不多，但能源来源产生的排放量较低。图10和表2按每
个国家的总发电装机容量列出了中国在83个海外国家电力部门的投资与融资，以及发电装机
容量对应的预估排放强度。图10和表2第三象限中列出的所有国家预估排放量均为0，尽管发
电装机容量不大，但中国在这些国家投资和融资的所有项目均为可再生能源项目。

尽管天然能源优势、接收国市场空间及法规似乎都是吸引中国投资和融资可再生能源的主要
因素（Kong和Gallagher，2019年），但许多可再生能源潜力巨大的国家尚未获得中国在电力
部门的投资。各国政府及国际开发机构可培育发展中市场，将可持续方案置于优先地位，吸
引交易类型适合其公共财政状况的可再生能源投资。

图10中国在不同国家投资和融资的发电厂的发电装机容量与排放强度

来源：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

4 应当认识到，尽管水力发电不会产生二氧化碳排放，但如果水电厂的水库淹没了作为天然碳汇的植被，则可能导致
净排放。我们的粗略估算未包含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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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中国在不同国家发电投资和融资的模式（表10）

投资较小 投资较多

可再生能源较少 冈比亚 巴基斯坦 美国

乍得 印度尼西亚 加纳

南苏丹 越南 柬埔寨

乌兹别克斯坦 南非 哈萨克斯坦

马拉维 印度 埃及

吉尔吉斯斯坦 缅甸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巴布亚新几内亚 马来西亚 斯里兰卡

摩洛哥 澳大利亚 土耳其

塞尔维亚 孟加拉国 荷兰

苏丹 尼日利亚 津巴布韦

塔吉克斯坦 阿联酋 白俄罗斯

约旦 墨西哥 菲律宾

俄国 新加坡 马耳他

加拿大 韩国

可再生能源较多 格鲁吉亚 爱尔兰 巴西

斐济 赤道几内亚 英国

匈牙利 刚果 老挝

黑山 日本 厄瓜多尔

马尔代夫 多哥 阿根廷

肯尼亚 加蓬 赞比亚

法国 马里 尼泊尔

罗马尼亚 秘鲁 乌干达

西班牙 乌克兰 埃塞俄比亚

古巴 德国 几内亚

比利时 喀麦隆 智利

保加利亚 刚果民主共和国 瑞典

意大利 科特迪瓦 葡萄牙

新西兰 波兰

玻利维亚

来源：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

从图11可以看出，中国海外发电投资的大部分流向了中等收入国家，43％流向了中低收入国
家和低收入国家。根据国际能源署（2019年b）的数据，2018年近90％的能源投资集中在高
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这些地区往往获益于其相对发达的金融体系。尽管中低收入和
低收入国家占世界人口的40％以上，但其在2018年能源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5％（国际能
源署，2019年b）。从这个角度，中国在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对于满足这些国家快
速增长的需求至关重要。与此同时，这些投资需要投入清洁能源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如图11所示，中国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发电投资相较世界其他地区排放强度更高，高收入和低
收入国家的投资组合都更加清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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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不同收入国家的发电装机容量与预估排放量

来源：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世界银行按收入水平划分的国别分类，2020

如图12所示，中国政策性银行是中国在低收入国家投资的主要驱动力。中国政策性银行几乎
包揽了中国在低收入国家的全部投资，占中国在中低收入国家投资的发电装机容量的62%，
以及中国在中高收入国家投资的发电装机容量的46%。中国政策性银行在高收入国家参与的
投资相对较少，其中大多数是与对外直接绿地投资共同投资。

图12不同收入国家中国海外发电投资与融资的交易类型

来源：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世界银行按收入水平划分的国别分类，2020

在63个参与电力部门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公司中，排名前十位的公司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77
％，其投资的发电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中国在海外发电部门参与直接投资的总二氧化
碳排放量的69%左右。除中国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公司之一的阿特斯阳光电力以外，前十大投
资公司中有9家是国有企业，这些公司也是中国最大的电力公司。



www.bu.edu/gdp 11
GCI@GDPCenter
Pardee School of Global Studies/Boston University

表3前十大投资海外电力部门的中国公司

中国投资公司 发电装机容量（吉瓦） 预估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百万吨）

中国广核集团 19.7 37.5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16.7 3.4 

中国华能集团 14.4 45.3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9.2 23.7 

中国电建 7.9 15.3 

国家电网 7.4 2.5 

中国华电集团 5.3 22.9 

神华集团 3.4 15.6 

中国大唐集团 3.2 6.6 

 阿特斯阳光电力 3.2 -

占中国在海外发电部门参与直接投资的百分比 77% 69%

来源：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

除仅投资太阳能的阿特斯阳光电力之外，前十大公司中其余9家均投资多种能源的电站。中
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和神华集团等公司具有特定的技术侧重，其对外直接投资组合也更集中
于其擅长的领域5。但这些公司都至少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有一些投资，近年来这一趋势日
渐明显。

与此同时，63家公司中有34家仅投资于可再生能源（包括水电），这些公司占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的总发电装机容量的12%。其中一半以上是私营企业。这表明，尽管投资量不大，但更
多类型的中国公司正在海外投资可再生能源。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越来越多地涉足可再生
能源，尽管其中许多仍处于初期阶段。这些可再生能源投资是否会增加并赢得更多市场空间
可能取决于这些早期投资项目的经济收益。

3. 展望与建议

即使在2019年的全球投资水平上，包括在中国、美国和欧盟，发电投资的规模和构成仍然远
不及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远低于2℃的水平所需的年度投资（国
际能源署，2020年）。在当前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国际能源署预测2020年全球总电力投资
将下降约10%。在印度、非洲和东南亚等严重依赖公共资金的地区，供应短缺严重，中国投
资规模也很大，今年这些地区的公共支出很可能也将大幅削减。拉美的投资预期也在不断恶
化。在拉美最大的两个市场，巴西推迟了所有输电项目投资和可再生能源项目拍卖，墨西哥
放缓了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接入。在大多数此类国家，投资环境存在诸多风险，可能影响项目
的盈利性。

尽管2020年前8个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及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保持平稳（商务部，2020
年），但全球电力部门的投资者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即便如此，电力部门仍然可能是可
持续经济复苏的重要驱动力。来自中国、投资接收国以及多边机构的政策支持至关重要。

5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主要投资水电，神华集团主要投资煤炭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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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巴黎协定》，全球目前的已承诺政策是到2030年将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4100万吨，
这离全球共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还有很远。要完全达到《巴黎协定》的要求，到2030年全球
需减少53.58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国际能源署，2019年a）。继续支持化石燃料项目将破坏
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中国的决策者应继续支持可持续能源，且不仅仅是通过政策性银行的海
外融资。通过促进研发投入、国际合作和公平市场竞争，中国政府可在为私营企业创造增长
空间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并推动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的转变。

随着可再生能源成本竞争力不断提高，以及越来越多的政府提高环境标准和可持续发展政
策，化石燃料项目面临陷入搁浅的巨大风险。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可引入气候目标和排放标准/
碳排放的影子价格，并最终与多边开发银行的环境标准相匹配，从而逐步停止对燃煤发电项
目的融资。对于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和电力部门的投资者而言，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其可与国
际发展金融机构开展可再生能源合作，以获得良好的金融资源和风险管理。

需要提升发电装机容量的国家则需仔细调整能源计划和应变能力。对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支持
以及市场法规是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助推器。各国可根据市场结构及公共预算情况选择不同的
投资交易类型，并向多种开发机构寻求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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